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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亲历过 20世纪 80年代的人，才能
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比照当下文
学的社会边缘状态，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我
既不会激愤地指斥这个年代文学的黄钟毁弃、瓦
釜雷鸣，也不会天真地奢望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
重演。在这个功利而且多元的世界，似乎再也没有
什么重要的东西永远地坚如磐石，尤其是当代中
国，那些被反复强调的重要东西，往往是被现实社
会漠视的对象。因而我认为，作为文学教育这个艺
术城堡的看护者，与其怨天尤人地批判外在功利
社会的见利忘义，向世人倾诉或者兜售这个艺术
城堡的价值，还不如悉心地检视一下我们置身其
中的这个城堡本身的问题：文学教育作为这个暧
昧年代的精神城堡，果真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脆
弱吗，问题的症结何在？

文学语言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据说，人类社会即将进入全媒体的时代，手

机、网络和电视将会有机地连为一体，构成一个全
能的音像资讯世界。这个由声光电构成的丰富多
彩的世界向人们许诺，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比便
捷的同时，还能提供越来越多难以想象的乐趣。我
并不怀疑这种技术革命的灿烂前景，也隐隐感受
它对文学世界构成的莫大威胁。但即便如此，我也
坚信，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肯定会在这个巨无霸
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理由很简单，从根本上讲，语
言是拥有理性的人最有效的思维形式；文学也是
必有一死的人，渴望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最古老也
最可靠的生命表现方式。迄今，人类毕竟尚未发明
可以完全彻底地取代语言的思维形式和表现符
号。

因而，我们还是应该从这座艺术城堡的质
料——文学语言说起。作家运用语言构筑文学艺
术世界，读者也通过语言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
进而体认与思考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从这种角
度讲，文学就是一种语言艺术，所以在文学教育中
强调文学阅读与表达的语言感觉，以及文学话语
的习得，尤为重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文学语言。
传统的文艺理论运用本质与现象的认知观念和方
法论述文学世界，武断地将文学世界分割为内容
与形式两个部分，并且在价值认定上明确地将内
容置于形式之上，于是语言成了文学形式中一个
无足轻重的文学因子。既然理论轻视文学语言，那
么语言也就掉头而去，以致这种理论话语的语言
本身，成为一个漂浮在文学世界之外的自足的话
语体系。我手边正好有一本1975年十二院校编写
的教材《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它让你很难
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竟是一本文学教材！例如，关
于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教材中写道：

“陈独秀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站在资产阶级

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孔孟之道，终于
转向尊孔；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始终是一
个尊孔派，他以假批孔的伪装投革命之机，在‘反
孔’的招牌下推行尊孔复辟、崇洋卖国的反动路
线，起了林纾之流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

‘五四’以来反孔与尊孔斗争的历史证明：一切反
动派都是尊孔派，一切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党派
和人物，都主张开历史倒车，也都必定尊孔。只要
还有阶级斗争存在，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就会继续
下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彻底批
判孔孟之道，将是文化路线思想斗争长期的历史
任务。”

稍有文学史知识的人便可发现，这种理论话
语不仅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而且突显20世纪
70年代中期“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痕迹。它不仅
完全剔除了“五四”时期胡适一再强调的白话文学
观念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而且将一场原本
关于现代文化转型的思想论争，阐述为一场你死
我活的阶级斗争与党派斗争。用黑格尔《精神现象
学》的话说，这种话语“其内容，是一切概念和一切
实在的颠倒，是对它自己和对于别人的普遍欺骗，
而正因为内容是普遍的欺骗，所以述说这种自欺
欺人的谎言骗语时那种恬不知耻，乃是最大的真
理”。

当然，这里所以牵文拘字地引述教材中的“总
结”，意在表明，学术话语是系统化的理性认知，原
本是人类理性精神的结晶，但也可以异化为精神
教化的产物；因而作为文学话语的语言既可以陈
述和认知文学世界，也可以遮蔽和颠倒文学的历
史现实。还想说明，当代文学话语曾是怎样被意识
形态严重污染，又是怎样的粗暴与贫瘠。这种作为
文学质料的语言如此低劣，以致根本经不起任何
时代风暴的冲刷，其惟一的价值就是从负面上昭
示：这座废墟曾经是一座当代文学教育的“学术殿
堂”。其实，当代文学史已经清楚表明，当代文学人
文精神沦丧的时期，正是文学语言贫瘠并且充斥
暴力的时期。

尽管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如此低下，但一旦步
入正常轨道，很快便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文学
创作从根本上摒弃了陈旧而专断的理论思维，猛
力冲击着各种人为的思想禁忌，学术话语也逐渐
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而蔚然独立，文学教育则在
逐步回归理性和审美的本位。按理说，与前辈相
比，“90后”的大学生没有僵化思想束缚的精神历
程，并开始接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

学术思想训练，文学素质特别是语言感悟与表达
能力应该超越前代人。但是文学教育的现实却远
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相对于当代文学创
作与研究，明显呈现出滞后的状态。其中的原因固
然复杂，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当代文学
教育受到来自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各方面掣
肘。从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始，各类体制化的考试就
植下人文教育危机的种子。我想提出的文学教育
问题是，大学文科学生古今中外名著的阅读量，普
遍达不到基本的要求；理论思维仍然受到单一性
认知范式的束缚。整体而言，低年级大学生的写作
思维仍有严重的模式化倾向，就是毕业论文写作，
也存在着这种思维的残响余音。

这倒不是说人们没有意识到文学语言的重要
性，其实新时期以来，无论是作家还是学界都越来
越重视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也做了大量努力。汪曾
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写小说就是写
语言”，从文学本体性的高度论述语言。但是我们
必须承认，文学语言研究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
进展，显在的标志就是尚未形成普遍认同的文学
语言教学的方法论。在大学中文教育中，语言教学
与文学教学基本上处于分离的状态。我们曾经满
怀信心地张开双臂拥抱文学教育的美好未来，如
今虽说不是两手空空，但至少离我们曾经的乐观
预期相距甚远。

文学思想教育的问题与症结
高校学生语言能力的现状表明，语言深处潜

存着一个思想文化结构，故此语言既可表达人的
思维，也可钳制人的思维，而且这种钳制往往是以
不由自主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因而欲想深究文学
教育本身的问题症结，还必须从语言与思想的关
系切入。在此，我想以当代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为
例，审视当下创作的思想问题。

尽管在当下文学创作的价值论定上，文学知
识分子尚缺乏同一性的认识，但就文学语言的表
现力和想象力而言，还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即使是被人视为“文学垃圾”的90年代文学，也并
非像有人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譬如《像卫慧那样
疯狂》中的那段常被人引用的话：

如果说物质享受的过分追求有时让人倍觉彷
徨，那么生活中简简单单的快乐却又是无处不在
的，这种轻松就是实在、自足、可取的。即使有一天
它不幸膨胀成昆德拉式的不能承受之轻，那也比
暮气沉沉、教条的沉重的东西要棒。

所以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
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
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
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
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
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文本的叙述语言中，知性主体与感性生命水
乳交融，犹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流淌。有时，它
在你毫不经意之间闯入眼帘，让你清晰触摸到生
命绿叶的茎脉——连同那绿叶的微凉湿润与清淡
芳香。是的，你可以对作者的少不更事却故作深
沉不以为然，也可以指责作者如此轻松地卸下社
会重负而循入逃避，但是却不能不感叹：他们深
谙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的辩证关系，对于业已知
晓的人生层面自有把握。这种与他们的年龄不太
相称的世故与平和，明显表现出创作主体的代际
裂痕。不过，倘若细读他们的作品便不难发现，
其叙述语言无论怎样蔓延和发散，均围绕着真实
的个体生命流转，即使是日常生活的遭际，也蕴
含着独特的个人体验；而且叙述焦点往往定位于
个体青春的悸动和敏感的身体，因而被称为“私
人叙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叙事的思想逻
辑：在他们眼中，曾经神圣的信仰光环已经消
散，因而与其把生命的激情投向辽远、缥缈和虚
妄的星空，不如转向真实可感的切己生命，以此
填补自我的空寂。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充
满陌生面孔与疯狂追逐功利的欲望世界，他们似
乎比任何时候都感到难以把握与身不由己，因而
干脆将纷乱的思绪转换成对个体生命和世俗欲望
的体认，自我表现本身也就成为文学的终极意
义。

然而，私人叙事毕竟是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
表征，因而他们的创作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思
想问题。一是叙述语言华丽流畅但却缺乏思想力
度和深度。他们的叙述大多流连忘返地游移在个
人主观感受层面，透露出一种把玩生命不能承受
之轻的轻浮意味；叙述语言很少携带浑浊的生活
重力，垂直地抵达坚实的思想基座。从表面上看，
他们作为“在路上”的一代，难以确认稳固的精神
栖息地，又无意重新整合被碾碎的理想碎片，甚至
以嘲笑的方式抵制任何企图规劝他们的“他者”，
因而安于这种无根的漂泊状态。但是作品不经意
流露的末世感觉，还是掩饰不住命定的精神焦虑，
诚如贝尔所说：“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凉
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里需要

正视的问题在于，私人化的写作倾向，在自我表现
上几乎达到自恋的程度，以致遗忘复杂的社会现
实。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寻觅不到普遍关注的人
生悖论与时代的精神向度，这就致使原本趋向社
会边缘的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更加纤细了。

二是道德底线问题。面临这个暧昧年代的混
乱现实，他们深知个体的无力与卑微，因而刻意祛
除上辈人的激情与悲壮，心安理得地行走在干净
而繁华的城市街道上。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我
一直都像吮吸玉浆琼露一样吸着这种看不见的氛
围，以使自己丢掉年轻人特有的愤世嫉俗，让自己
真正钻进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虫钻进一只大大
的苹果那样。”这样摇曳生姿的感性语言，使人想
起本雅明曾经说过的话：城市的奇迹不是在那些
造成它的人群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在那些穿过
城市，迷失在自己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然
而问题在于，现代式的自我逃避与委运任化，归根
到底还是源于个人主义；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
这种自足的个人主体生不逢时，业已陷入本身难
以克服的自由伦理的困境。因为现代人的自由倾
向，偏向于道德上为自己立法；如果个体遵从感觉
和欲望去把握生命意义，那么既有可能获得想象
的自由，也有可能成为自己身体感觉的奴隶。在这
种悖论式的生存情境中，如何把握个人的道德底
线？

从新生代的私人化写作中可以发现，当下文
学的语言质料，与以往的文学语言比较，在表现生
命感受和情感意义上已经显现出较强的表现力和
想象力；但由于缺乏思想基座的有力支撑，显得精
致而纤细，难以真实而全面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
复杂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从某种意义上揭示，在这
个功利主义盛行而理想信仰式微的年代，文学很
可能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
解、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由此可见，文
学教育的问题症结在于，文学思想的基座受到相
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的严重侵蚀。

总之，我认为当代文学教育自身的关键问题，
还是语言与思想。倘若将我们这个暧昧时代的文
学教育视为精神城堡，那么文学语言是城堡的质
料，文学思想则是城堡的基座。就文学语言而论，
文学教育任重道远：一方面要致力于教育思想和
教育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则要在文学语言研究
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语言教学体
系。就文学思想而论，当代文化语境中任何关于重
筑永恒的科学形而上思想基座的宏大设想，都是
不切实际的美好意愿。也许，以普适的价值理念与
底线道德，不懈地充实与加固既有的思想基座，才
是契合时代的精神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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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思想之于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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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 评评 “跨文化”戏剧研究
□康海玲

自从旭日阳刚走红后，他俩成功
前后的一些变化以及遭遇的“禁唱风
波”都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尤为引人
关注的是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
短，即旭日阳刚是否是昙花一现？旭
日阳刚的成功是一种偶然的艺术现
象，还是一种必然的艺术现象？旭日
阳刚从底层走出来成为颇有名气的
歌手恐怕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为什么
汪峰作词作曲的《春天里》他自己没
有唱红，而旭日阳刚却唱红了？的确，
旭日阳刚在综合艺术实力上比不上
汪峰，但在情感体验上却比汪峰更深
沉更悲凉。“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
依/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如果有
一天 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
天里”；“ 也许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
天 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
里 春天里”。早已成名成家的汪峰
已在春天里，不太可能“老无所
依”，而仍在底层拼命挣扎的旭日阳

刚则不知春天在哪里，完全有可能“老无所依”。因
此，汪峰唱“老无所依”似乎难免有些矫情，而旭日
阳刚唱出“老无所依”则是真情不可遏止的流露。旭
日阳刚的成功不仅靠他俩的身份和身世，而且靠他俩
的真挚情感。而后者才是旭日阳刚最为打动人心的。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决定于下列三个条
件：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这种感情的传
达有多么清晰；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
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而真挚
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艺术家真挚的程度对
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托尔斯泰认为
这个条件在民间艺术中经常存在着，正因为这样，民
间艺术才会那样强烈地感动人；在上层阶级的艺术中，
这个条件几乎完全不存在。与汪峰的回望不同，旭日阳
刚唱《春天里》这首歌没有回望，而是唱出了基层民众在
现实生活中的双重匮乏，不仅把基层民众的情感匮乏唱
出来了，而且把基层民众的物质匮乏也唱出来了。因此，
旭日阳刚唱《春天里》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再创
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翻唱。正是旭日阳刚的这种再创
造引起了基层民众的强烈共鸣，引起了社会对基层民众
艰难处境的关怀。这已不仅是旭日阳刚个人命运的改
变，而且是千千万万旭日阳刚命运的转机。

汪峰不许旭日阳刚再唱《春天里》这首歌从版权上
讲不无道理，但是是狭隘的。至少汪峰没有看到和尊重
旭日阳刚在歌唱上的再创造。作为歌唱艺术，歌手准确
地掌握歌唱技巧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歌手曲尽其妙地表现歌曲的思想感情。拜师学艺不难做
到准确地掌握歌唱技巧，但是，富有强烈感染力地表达
歌曲的思想感情却是歌手在深入生活中逐步解决的。从
很多歌手在成名前后的演变中可以看出，这些歌手在歌
唱技巧上越来越娴熟，但在生活体验上却越来越浅薄。
结果，他们很快就凋谢了。退一步说，《春天里》这首歌如
果没有旭日阳刚的再创造，恐怕不会如此强烈地打动和
感染千千万万的基层民众。而汪峰在旭日阳刚唱红《春
天里》这首歌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因此，汪峰后
来容许旭日阳刚继续唱《春天里》这首歌是明智的。

有人看到旭日阳刚在才艺比拼上拿不出别的才艺，
只能表演双手搬砖，担忧他俩在才艺上的这种欠缺将会
影响他俩最终在舞台上站住脚跟。其实，这种担忧是多
余的。的确，旭日阳刚在才艺比拼上比较逊色。不过，这

不是多么丢人的事。因为旭日阳刚在才艺上的欠缺不完
全是他俩的过错，而是他俩比较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
条件造成的。只要旭日阳刚没有不懂装懂，就不应被轻
视。何况，一个真正优秀的歌手未必一定是多才多艺的。
多才多艺固然很好，但这却不是决定一个歌手发展前途
的必要条件。中国当代歌坛要求旭日阳刚这样的歌手多
才多艺无疑是过分的。这不但对于旭日阳刚这样的歌手
有失公道，对于其他专业歌手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从
多才多艺上判断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是不准确
的。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继
续深入体验基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并深切地唱出基层民
众的迫切心声。当中国当代底层社会日益艰难的时候，
艺术家在哪里？歌手在哪里？中国当代歌坛虽然有不少
歌手是从底层崛起的，有的烧过锅炉，有的做过厨
师，有的送过快递，有的曾经是冷气技工，有的曾经
搬过砖头……但却没有多少歌手继续吟唱基层民众的
心声。旭日阳刚是在唱响《春天里》这首歌的同时唱
红自己的。也就是说，基层民众长期挤压的情感在旭
日阳刚身上找到了喷发口。而旭日阳刚在中国当代歌
坛不是绝响，只是开始。这些底层歌手的消失不是因
为艺术生命力的枯竭，而是一种艺术转型。这种艺术
转型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当
代社会日趋和谐。至于有人认为旭日阳刚的成功既不
在《春天里》，也不在他俩的歌喉，而在于他俩的身份
和身世，即那千千万万的基层民众不计较他俩唱得到
底好听不好听，而是同情和怜悯他俩的身份和身世，
他俩艰辛的遭遇。这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如果旭日
阳刚没有在歌唱艺术上拨动千千万万基层民众那份

“艰辛”和“无奈”的心弦，那么，他俩就是再有悲惨
的“身世”和低贱的“身份”，也不可能激起千千万万
基层民众的强烈反响。

有人还为旭日阳刚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出路，认为
他俩不能一味地乞求别人同情和怜悯，而应埋头学
习，提高自己，尽快真正强大起来，强大到即使没有
这些同情和怜悯，也能支撑自己站立起来，而且不管
发生什么，都绝不怨天尤人。这是一种精英化的道
路。这种精英化的道路虽然不无道理，但却偏离了艺
术的真谛。艺术尤其是歌唱艺术的真谛既不完全是艺
术技巧的高妙，也不完全是歌手形象的魅力，主要是
在情感上打动人心。唱得好《春天的故事》《好日子》
的，不一定唱得红《春天里》。因此，旭日阳刚不能仅仅
局限于埋头学习和自我提高，还要深入基层，继续唱出
基层民众的心声。正如 19世纪中期俄国文艺批评家别
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在我们这儿
每一个拥有所谓自由倾向的人，纵然才能如何贫弱，都
受到普遍的注意，那些诚意或非诚意地献身于正教、专
制政治、国粹主义的伟大才能，声名迅速地在衰落。旭日
阳刚要在艺术上走得更远更久，不仅要努力增强综合艺
术实力，而且要更加贴近基层民众，继续与他们同呼吸
共命运，而不是走红以后，就远离基层民众，浮在上面，
甚至发生精神背叛。否则，旭日阳刚的歌声就不可能激
起基层民众的强烈反响了。还是邓小平说得好：“一切进
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
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
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
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
出 版 社 1994 年 第 2 版 ， 第
211-212 页） 因此，旭日阳刚既
然成于他俩与基层民众的血肉联
系，而衰也只能是他俩忘记、忽
略或是割断这种血肉联系。这才
是更根本的。

跨文化戏剧研究能给我们原有惯用的研
究范式带来有力的挑战，同时也能为我们参
与讨论时代的公共话题提供诸多的契机。周
云龙的论著《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无疑是这方面
研究的新成果。

该著是在作者详实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
完成的。作者选取了从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
发生在中国语境中的 6 个个案，即中国“舞
台”上的“娜拉的故事”、“五四”时期新旧剧观
念论争、“国剧运动”、戏剧“民族化”、梅兰芳
访美演出以及影片《太太万岁》的空间叙事政
治等，分别论述了这些戏剧实践的“跨文化
性”，其间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充分的资料
准备，也体现了作者不尚空言、言必有据的优
良学风。以“跨文化”为视角，研究戏剧的“跨
文化性”问题，这是该著的宗旨。鉴于作者对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戏剧研究中存在误区或偏
颇现象的洞察，作者进行了有关思维、文化与
学科等边界的多重跨越性的追问，启发我们
思考戏剧研究如何切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
的文化定位问题，这不仅契合当前的文化大
发展策略，也给戏剧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和新
路径。另外，该书还提出了“公共观演域”这一
核心概念，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跨文

化”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既有的研究
观念。该著的学术价值因此得到了体现。学术
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该著在理论方面的
运用给戏剧研究提供了借鉴。很明显，该著的
理论资源较为丰富，诸如后结构主义的反本
质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等。对这些理论，作者既能活用，又能反思、修
正与补充。比如在第三章《牧师与预言家的资
源共享：“新、旧剧”观念论争》中，作者反思并
尝试着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局限
性，拆解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构一个资
源共享的理论平台，让我们可以直奔戏剧问
题的本质。而这种理论上的活用与完善，在该
著的不少地方，都有别开生面的阐释，值得人
们仔细斟酌。“公共观演域”这个核心概念的
提出是该著的一个特色。“公共观演域”是一
个极为复杂的动态关系结构，除了便于探讨
中西方戏剧文化的越界的想象，还便于深究
观演域内外诸种关系间的逻辑关联及其深层
隐喻。西方戏剧作为公共观演域内的一种强
势话语，一直潜在地支配着此间的权力关系
图式。公共观演域为西方的东方主义、中国戏
剧的西方想象与本土知识建构这三重实践提
供了一个彼此冲突又互为借重的互动场域。
因此，解析不同情境下的公共观演域的内在

动态关系结构，可以有效地揭示在西方（戏
剧）的中国想象的背后，中国戏剧如何同时利
用了这一机制想象自身和西方的事实，以及
这种双向想象和运用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既
往的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中被习惯性预设的

（诸如中国/西方、宰制/对抗、主体/客体等）
二项对立在此得以有效地超越。

该著最大的亮点在于以开阔的学术视野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戏剧研究如何介入时代命
题的学术范例。作者在“导论”中就开宗明义，
该研究要“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空间）”，
其思考的是“全球化时代文化间对话的问
题”。在全球化语境中，虽然存在话语逆差和
权力级差，但是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是
不可避免的，跨文化戏剧研究摒弃了具有文
化本质主义色彩的戏剧表述，转而寻求异质
戏剧文化之间的对话伦理，这对于全球化背
景下戏剧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文化的多元性
重构，更重要的是，对于戏剧研究乃至其他学
术研究如何介入时代命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作
用。

跨文化戏剧研究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
深入挖掘的大命题。当然，该著还有一些需要
不断完善的地方，诸如理论架构的严整，文字
表述的精准等，但是，该著所提出的问题与所
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于相对沉寂的戏剧学领域
而言，是一个较大的冲击。思想的丰富以及批
判的勇气让我们感受到了青年学者的勤学多
思与勇于担当。惟其如此，我们更愿意把该研
究设置成一个开放性的思考空间，期待着真
诚的学术对话。

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定点深入生活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报请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研究审定，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作家定点深入
生活名单（共24人）公布如下：

姓 名 推荐单位 拟定点地方和申报选题
徐 刚 中 直 赴广东南海康有为故乡，拟创作长篇传记
王 松 天津作协 赴广东东莞樟木头镇，拟采访、创作反映双拥工作的长篇报告文学
刘芳晓（女） 重庆作协 赴重庆巫溪县，拟体验、创作关于三峡原住民的长篇散文
胡学文 河北作协 赴河北尚义县大青沟镇，拟体验、创作以当代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李骏虎 山西作协 赴山西省临汾市古县，拟创作以1939年“晋西事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萨仁托娅（女，蒙古） 内蒙古作协 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成旗等，拟创作内蒙古骑兵题材的电视剧
尹守国 辽宁作协 赴辽宁朝阳市双塔区，拟体验、创作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
高 君 吉林作协 赴吉林梨树县，拟体验、创作反映民间艺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范晓波 江西作协 赴江西鄱阳县，拟创作以鄱阳湖生态为题材的长篇散文
李登建 山东作协 赴山东邹平县碑楼村，拟采访、创作反映民间艺人的长篇报告文学
马新朝 河南作协 赴河南荥阳县小王庄等村庄，拟体验、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散文和诗歌
薛媛媛（女） 湖南作协 赴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拟创作反映湖南人在云南屯垦戍边的长篇小说
曾小春 广东作协 赴江西石城县，拟体验、创作描写乡村少年成长的长篇小说
郑小琼（女） 广东作协 赴广东东莞市外资工厂，拟体验、创作反映打工妹生活的诗歌
张品成 海南作协 赴江西赣州市宁都县，拟采访、创作以赣南闽西红色苏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郭严隶（女） 四川作协 赴四川汶川县映秀镇及所辖村庄，拟采访、创作反映灾后重建的长篇纪实文学
王 华（女，仡佬） 贵州作协 赴贵州正安县，拟体验、创作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
冯积岐 陕西作协 赴陕西岐山县，拟体验、创作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
胡文平（胡杨） 甘肃作协 赴甘肃酒泉瓜州风电厂，拟采访、创作反映风电的长篇报告文学
李金瓯（满） 宁夏作协 赴宁夏灵武市，拟体验、创作反映中国现代化之路的长篇小说
马学功（撒拉） 青海作协 赴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拟采访、创作反映撒拉族文化的文学作品
丰 收 新疆兵团作协 赴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拟采访、创作以额尔齐斯河为背景的长篇历史散文
买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新疆作协 赴伊犁山区，拟采访、创作反映伐木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刘惠强 铁路作协 赴大秦铁路沿线，拟采访、创作反映大秦铁路的长篇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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